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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歌 者者
张广闻张广闻 诗诗//摄摄

芦苇扎根大地芦苇扎根大地
随阳光节节长高随阳光节节长高
随风唱出的歌随风唱出的歌

清脆激越清脆激越
点亮了天空点亮了天空
点亮了万家灯火点亮了万家灯火

中北大学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校
园曾经有火车站的学校，听说2018
年在网络上特别火，原因是学校用
原先废弃的千米铁轨再配置上站
牌、信号灯、雕塑等建成了一个铁
路主题公园。

其实，没有建成公园时也有人
喜欢这个地方，比如我。闲来选择
一个有风的傍晚，在这里徘徊和坐
卧，锈迹斑斑弯曲的轨道，两旁无
序蓬松的衰草，寂静中的夕阳西
下，偶尔一个背着布书包远去的背
影……眼前的景象很容易让回忆
像列车一样无声无痕地在铁轨上
缓缓划过，时光纷纷倒退，一切都
在那亦对亦错的陈旧中重来。

看到铁轨，好像一定会想到远
方和别处。远方是什么季节的远

方？别处是什么天气的别处？一
张小小的票根是终结的标签还是
反复的幕布？曾几何时，你的一路
向北，他的转角向南；你的大雁成
行人双对，他的相思花为媒，到头
来虽已繁华落尽，却也淡然如斯。
晚风轻移，我走在坚硬锈蚀的轨道
上，霎时有一种儿时的天马行空、
我行我素的肆意和亲近，垫脚蹦
跳，随意小坐，眼睛或睁或闭，嘴巴
或开或合，微笑可以自由馈赠，漠
然亦能由心而发。过去的就这样
让它过去吧!

其实，我们只是路人，静观荣
耀与落魄，自知温暖与清冷。各自
背负着标注了时间标签的命运，诠
释自己的喜怒哀思。意犹未尽，怕
听曲终，怕见人散。

自古诗人多风趣，大诗人苏东坡
便以风趣幽默而著称。以至清代，陈
田所辑《明诗纪事》，况周颐《眉庐丛
话》、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等书，以及
《清史稿》，也数有诗人“饶风趣”语。

当代诗人，也不乏饶风趣者，本人
便多曾亲见或闻之。

先师山西大学教授罗元贞先生，
当年与南京徐翼存女士步韵唱酬，徐迭
有诗来，罗先生致信同门诗友宋剑秋先
生，说徐“有意挑战”，要宋“出马应战”，
且有“十万火急”语。那年诗社筹划举
办免费诗词讲习班，王蛰堪先生即来短
信问：“敢问如何派将？”时薛胜保先生
正好在座，谓：“大将请战也！”诗社组
织的丙戌人日各地诗人大型联吟活
动，得到各地诗友的积极响应，参加者
极多。邓世广先生诗云：“但凭中镇旗
幡动，直似三军号令传。”又有人诗云：

“吟坛一夜起烽烟。”都喜将文雅诗事，
说成打仗一般。

寇梦碧先生，津门诗词名家。当
年有位青年诗人携其诗词稿谒见寇先

生，请求指点修改。其中有句为：“几
多傻傻瓜瓜事，一个忙忙碌碌人。”寇
先生诫其可用“忙忙碌碌”，不可用“傻
傻瓜瓜”。该青年诗人辩解道：“忙忙
碌碌”既可用，“傻傻瓜瓜”便也可用。
寇先生云，那我就给你改作：“几多傻
傻瓜瓜事，一个浑浑蛋蛋人。”这样对
仗更工整一些，只是“浑浑蛋蛋”与“傻
傻瓜瓜”一样，都不能用。于此可见寇
先生之风趣与敏捷，闻者无不开怀一
笑。

叶嘉莹先生也是位风趣诗人。那
年重庆研讨会后，长江轮船上，她想找
几位能吟诗的诗人吟诗并录音，我告
她林从龙、蔡厚示两先生能吟，他俩正
好在右边一间舱室。叶先生说：“那正
好，我就去‘一箭双雕’。”船到秭归，我
们上屈原祠祭拜，下起了雨，下来时土
路有些滑，我看见叶先生在前面小心
翼翼地往下走，便赶紧追上前扶着
她。当下到柏油路时，叶先生对我说：

“好了，这下‘安全着陆’了！”
赵鼎新先生一次来信开头为：“一

周之内，三次写信，惟谈恋爱者有之。”
抄其新作数首，说：“我权冒充一次贾
岛，您就做一回韩愈吧。”谦虚地要我
给他的诗提修改意见。熊鉴先生一次
来信说：“下面一些诗，并非投稿，只是
表示我还活着。”这是因为数有熊老逝
世之误传，不少人有诗哀悼。何永沂
先生因此而有诗寄熊老：“平平仄仄仄
平平，死死生生死死生。又见新诗惊
海内，不知是蝶是庄生。”亦多风趣。

一次诗会中，有人约津门曹长河
先生一起去拜会老诗人林从龙先生，
曹说自己有个毛病，就是不好干谒名
人，拒而未去。没想到去者将这话告
诉了林先生，林就过来见曹，说自己也
有个毛病，就是专好干谒名人。在场
诸人皆大乐。

西安曲江诗会，座位是按岁齿排
列的，我恐邻座吸烟，便调换了与曹长
河先生的座位，让他们吸烟的坐一
起。曹看到自己的座签往下移了，问
道：不是按年龄排的么？我说年龄大
小应依法（发）而定，意思是我头发比

他白。曹应声摇头叹道：“唉，‘不白之
冤’哪！”曹会中初识钟振振教授，知其
好填词，即一本正经告曰：“应镌‘振振
有词’之印以钤词笺。”

古求能先生颈痛，答友人诗有句
为：“管他鼠盗与鸡偷，暂不摇头与点
头。”星汉先生《打鼾自嘲》有句为：“平
生功业君休笑，也是惊天动地人。”不
独风趣，又都为好句。

或受诸诗友感染之故，本人有时
亦学作风趣语。一次乘飞机，登机后
旁边一人着急地打电话，催问同行两
伙伴怎么还未到。原来是二人行前吃
饭，一时高兴，多饮了几杯酒，忘记会堵
车，竟误了登机。听他生气地说：你俩这
叫什么事！我见到老板该说什么呀？我
说：你就说“陶然共忘机”嘛。那人转怒
为笑，对我说：老板未必听得懂。

诗人风趣语，总教人爱听，是因为
风趣既反映了诗人的才情和乐观幽
默，又启人才智，给人以欢愉。所以，
在我们的生活中，应尽量多有这样一
些风趣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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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轨的尽头是远方
李 旭

晚秋麦籽入土，四五
天，化作芽苗钻出来，像土
地娇嫩的话语；茸茸绿，一
直绿到人的毛孔里，让人
看了，心里也努了芽儿。

不得不说，麦苗真是
庄稼中的另类。万物凋
零，它哗一下铺展如此动
人的情节。我们的情绪，
就这样被感染了。

此时，北风还未肆虐，
大雪还未飘飞，麦苗就贴
地摇曳，像水，像韭菜，像
刚刚生出的一缕云气。

视野里有绿麦子，这
个冬天就是鲜活的。

风中的绿麦苗，眼下
是柔嫩的，纤弱的，随风起
伏的。但你很难想象，一
场大北风，一场雨夹雪，会
给它带来怎样的历练。那
时节，它们东倒西歪，乱七
八糟，全部脸朝地趴在地

上，俨然一副放弃的姿态。
但，如果能撩开地表

看看，你定会大吃一惊。
这是一个地下的江湖啊！
千万须根，抓牢土层，向深
处去，向四处去，携手游
窜，结成联盟，试探着，探
索着，站稳了深处的江山。

这是麦子的秘密吧。
谁的成功，不需要暗处发
力、时刻做功呢？

北风么，是它携手的
诤友；冰雪么，是它选定的
知己。秋生冬长，春秀夏
实，跟季节反着来，它们是
一群孤独来去的斗士。

它们因此成为五谷之
贵。

当一场肥雪倒下来，
麦子，卧成了雪的心腹、底
细和知己。雪软，雪硬，雪
松，雪密，最清楚的，莫过
于麦苗了。

瑞雪兆丰年，其实，是
对麦子最朴素真挚的祝
福。可不是吗？“今年麦盖
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
睡”。那“被”是冰雪质
地。那馒头，还用说吗？
没有冰雪，就没麦的成就；
没麦，就没馒头、烙饼、饺
子、面条，就没小康、热炕、
宴席、喜庆的嫁娶。

没有麦，就没有大好
人间的种种福气。

麦子不管人间事，它
只管抓紧光阴来成就自
己。

这样的生命真过瘾、
真浓烈。

冬小麦的冬天，是熬
煎？是忍耐？是修行？是
享受？是，又不全是。那
默默的坚守，是生命必经
的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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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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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的传奇
故事不仅在全国，而且在
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游击队成立于
1940年 1月，是一支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力量，隶属于八路军

“一一五师苏鲁支队”。
他们以薛城为中心，奋战
在百里铁道线上，出没于
万顷微山湖中，紧紧团结
百姓群众，与日本侵略者

展开浴血斗争，奏响了民
族救亡的最强音。人员
最多时达 300余人，他们
劫列车、打洋行、毁铁路、
炸桥梁……种种英雄壮
举令敌人魂飞魄散、闻风
丧胆。铁道游击队还成
功护送刘少奇、陈毅、罗
荣桓等党的领导人以及
千余名抗日将士过境，被
肖华将军誉为“怀中利
剑，袖中匕首”。

影片中游击队员们
唱起的这首《弹起我心爱
的土琵琶》，将乐于吃苦、
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
义和勇于战斗、无坚不摧
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愫有
机结合起来，歌曲自始至
终充满无畏和浪漫情怀，
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感召
力和凝聚力。

妇女翻身解放的红
色战歌

向前进，

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
古有花木兰，
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
扛枪为人民。
向前进，
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
共产主义真，
党是引路人。
奴隶得翻身，
奴隶得翻身。
向前进，
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们要翻身。
《娘子军连歌》是红

色经典影片《红色娘子
军》的 主 题
歌。

他说：“在与
殷商同时或比殷商更早
的文化，如美索不达米
亚、埃及以及较晚的希
腊、罗马，都是绝对没有
的，但在历史期间，即遍
传于小亚细亚、欧洲与北
非。”

第二件是丝蚕。“中
国的丝蚕业，清清楚楚，
传入西方的时间最早在
汉初的先后。据考古学
的发现，中国本土，公元
前 1000 年的商代，不但
在文字里看得见它的存
在，而且还发现过丝制包
裹的遗迹。在山西西阴
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
个人曾发掘出来半个人
工 切 割 下 来 的 蚕 茧 。
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
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
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
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
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

实。”
第三件是殷代的装

饰艺术。“殷代的装饰艺
术，铜器上的，以及骨器
和木雕上的，聚集在一起
作一个整个的观察，完全
代表一个太平洋沿岸的
背景。在艺术的观念、装
饰的方法和匠人的作风
上，代表很早的太平洋一
个传统。它向东北经过
阿拉斯加传入北美西北
海岸，向南传入现代太平
洋的诸群岛，这些都没有
西方影响在内。”

李济在演讲的最后
说：“这三件，外国人讨论
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
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
独立发展的东西。骨卜
代表当时精神生活的一
部分，蚕丝代表物质生活
的一部分，而装饰艺术
代表他们的艺术生活。
这三件东西，整个来看，

代表一种自成一个单
位、具有本体的文化；它
以本身的文化为立足
点，接受了外国的文化，
正表现着它优美的弹
性。”虽然李济并不同意
毕士博诠释中国古代文
化的观点，但对他为中
国田野考古争取到史密
森研究院长达五年的项
目资金还是十分感谢
的。


